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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了，便和老陈成了朋友。 我后来才知道，我
们住同一条街，还不远。 几年前，刚在楼下等路过
的扁担儿搬东西， 一个军人挎枪样挎着扁担的人
就飞跑了过来。“老师，要搬吗?”“老师，搬哪儿?”

“老师，搬完看着给就是，”望着这个并不比他垂悬
着的扁担长到哪儿去的人，还在迟疑打量，他已放
下扁担，衣服拦腰一系，乾坤大挪移般归整起地上
物件来。他以近乎标准的三段论表述，就完成了一
个哲学式样的命题。 这人有意思，我觉得。 担心着
他肩上宛如满弓的扁担， 他也像看穿了我心思一
般，“上好的黄杨木，喏，你看,”他说，还故意一巅
一巅一巅地走，好像人们说的铁肩担道义，也不过
就这副样子。

一趟到位，气息平稳。 走的时候，他把我散给
他的烟，往左耳上一别，才慢慢解起系在腰上的衣
服来， 一件深蓝中山装， 又慢慢理顺着上面的褶
皱，慢慢地穿上，慢慢地系上扣。衣服真不合身，但
整洁。这人爱干净，我又觉得。在我把钱付他后，他
用两指弹了个脆响，凭我以往经验，瞬时做出了砍
价准备。“新刮刮的票儿，老板儿没得说，没亏我们
下力的。 ”“其实前些时间， 我还帮你家帮搬过东
西，我就说这楼道好熟。 你女儿人也蛮好，还把了
矿泉水我们喝。”女儿还在重庆上大三，我怔了怔，
连忙转过身去，好一阵，才把抑制出来的淡定回转
给他。“哦，对了，老师贵姓，存个电话嘛,二回有
事，喊起更方便。 ”存完，扁担一上肩，他像个又要
开拔新战场的军人样，在中山装的晃荡中，步伐稳
健地离去。 这人有意思，我更觉得了。

后来再搬东西，就习惯了叫他。 当然，遇上物
件重多大时，他也会喊上帮手。 其中，一个他喊秧
哥的中年人，搭伴最多。 秧哥高大，单薄，谢顶。 经

老陈解释，我才知道不是秧歌，而是秧哥，人看起
也和秧歌确实无关。我们这里说人状态不好，便说
这人秧，很秧，或者这人秧落落的。 老陈来得快，

“江老板莫担心，他看起秧是秧，做活路还是得行，
再说他又还是我老挑。”老陈一边自如地切换着对
我的称呼，一边梗要地数说起老挑屋头的境况，两
个学生读书啰，女人身体不好啰，上头还有八十岁
老母啰，抑扬顿挫，像极电影里那段遇急应急的台
词。

“他从小这副秧落落样子，按说，不会是跑那
边找人玩弄成这个样子的。 ”说着，老陈用手往他
说的那边那个方向指了指，接着，又把找人玩的那
个动作用身子扭了扭。待旁侧秧哥一急，老陈话锋
又一转，“不过，姨姐子托付过我，所以我还是把他
带了个眼睛的。 ”老陈一扯老挑的衣袖，还加了力
道，似乎自信这一扯，就扯得出老挑的精气神来。

“更何况，他的钱那才是巴在肋巴骨上的哩。 你看
嘛，你看嘛，”老陈刷地在他老挑肋骨方位，做出用
力撕钱下来的动作。不知他老挑生性腼腆，还是人
在情急之下， 他老挑竟啊呀啊呀啊呀出痛不欲生
状。

说笑归说笑，却不忍拂老陈面。只是这回移树
的活真不轻松，加上初冬的刀子风，不知他俩会不
会如那两棵盘根错节的树， 到时忙乱得一样不可
开交。 树冠幅大不说，花台那儿也不好操作，老陈
个子小，蹲那里，勉强还能左右右左地开挖，而放

不开手脚也定让人急烦。 他老挑不急不忙地转着
土，他无需急忙，怎么转总也比挖的快。 这样就有
了或蹲或站或转的间隙， 过会儿他给他老挑点只
烟喂过去，过会儿又给他老挑递杯热茶过去，遇老
陈烦时他又说点什么让老陈乐一下。中间歇息时，
两人还不时一同地发出坏坏的笑， 待我被声音一
引过去，他们又会一同地戛然而止，留给我只可意
会不能言传的神情。

带土起树，其实特别沉重，也不好抬。 一点点
挪移，以便用口袋包缠好根土。 又一点点挪移，费
力着出离开花台。最难的，就是抬下楼了。树一大，
楼道更窄。尤其，树带土，脚重头轻，抬重头当然吃
亏。 老陈抬上了大头，他老挑望望他看看我，左右
为难。“抬啰，抬啰，你几时吃过亏的啰。”老陈催促
着他，肩找着树身合适的点，他老挑似乎被什么激
了下，两人齐吼一嗓子，树上了肩。其间，他们将树
身在肩上做了些调整，他们找着最好的平衡的点。
虽然老陈个子小，又抬的后面，但仍用力着把树朝
天样往上抖，努力让自己贴靠向土球的地方。往下
抬的途中，老陈双手都紧抱着树，双手一如长在树
上的枝，难以分开。

擦黑时，活终于干完。 老陈整个手都在抖着，
手指已接不住钱。他于是摊开整个手掌。“秧哥，你
各人拿下你那一半，各人包好。 下了楼了，我就不
负责了哦。 ”手缓过来些后，老陈问我要了个塑料
袋，把搭在椅上的羽绒衣，慢慢地折好装好裹好，

慢慢再系在了扁担一端的绳上。“儿子去年过年给
我买的，舍不得搞脏了。这个羽绒的，洗多了，就不
热和了。”说罢，他把扁担往肩上一扛，塑料袋在空
中轻晃， 老陈轻踢一下老挑屁股，“你该气力还足
嘛，那晚上你来炒两个菜，陪我好生喝一杯。 ”

后来多了，就习惯了他俩。 老陈来，老陈他们
来，都一个样。 直到去年夏天安装电梯，请老陈的
日子开始少了起来。安装电梯后不久，请老陈搬过
几次东西。 其中有一次，他全程都扬着笑，我笑他
中大奖了，他说，“不是，不是，再大的奖都没这个
大。”我又笑，终于他忍不住了，“给你说嘛，我儿子
在重庆考起单位了，再跟你们一样拿工资了，再不
得像我靠卖力气吃饭了。”难怪他乐成这样。“江老
师，我太高兴了，所以说，今天这回，我免费。 ”“呃
呃，老陈，电梯，坐电梯，”待我想喊住他，他已转身
从楼梯间跑了下去。

前几天，一个傍晚，我在锻炼的地方一眼看见
老陈， 他和几个妇女围坐石桌打牌， 老陈讲着什
么，她们笑着什么。走近打招呼，老陈新理了短发，
一件白蓝相间细格体恤，很精神。 抬头看见我，老
陈一跳，胡乱着抓扯脸上贴的纸条,“是江总嘛，好
久不见了。黑些没事，斗几盘地主玩。几个死婆娘，
真像斗我样，一脸都遭糊满了。 不过，对面这个女
人除外，还是各人亲媳妇儿好些。”他眼一逡巡，顺
带纠正了下自己的说法。“给你们说，江老师和我，
我们老伙计了。 ”

老 陈
江伟

每周一荐

急 ( 常 ) 用电话 报警 :110� 火警 :119 � 急救 :120 � 交 警 :57682131 � 气象 :57914202��� 印刷 ： 重庆重 报印务有 限 公 司 承 印（电 话 ：023 －62805775） 内 部 资 料 免 费 赠 阅

副刊

弯弯曲曲的路，重重叠叠的山，往里，再
往里，有个地方，叫竹贤。 这是个位于大山深
处人不熟悉的地方。 但有很多的文字，很多
的故事，很多的图片，都是关于它的。

每一个到过竹贤的人，必定会去两个地
方：朝阳坪，下庄。 朝阳坪是自然赋予的恩
赐，下庄有下庄人创造的奇迹。

山山水水本常见，奇山异水却难得。 朝
阳坪，每一处山岭都有独到的造型，每一种
造型都像极我们熟悉的物象，或飞禽，或走
兽，或日月。 而这些如飞禽走兽的山岭的骨
缝里， 都深藏着属于它的神秘又动人的故
事，百读不厌。

首先入眼的是两只凤凰， 相向俯卧，看
日升月落，宁静哀伤。 春生哥早已化为自然
之气归于自然， 没有了等待的凤凰姐妹，在
这世外之地，隔绝一切凡尘烟火，该是怎样
艰难地熬过千年还将继续煎熬下去。 本是动
了的凡心，想收也收不回去。 双翅微张，奋力
欲飞，可是天王宝塔的魔法笼罩不散，所有
的挣扎都无济于事啊。 那么，就此落定吧，寂
然之中姐妹对望，还好，有你相伴。

还好，还有眼前的湖泊相伴。 那一汪明
镜的湖泊，就是这坪坝明亮的眼睛，不动声
色地观望着世事。 眼见奔自己而来的凤凰姐
妹因萌动凡尘情愫而遭此劫难， 无能为力，
只好将纤尘不染的蓝天白云收进湖底，将南
来北去飞鸟的行踪看进眼底，将朝阳落日银
勾玉盘金光银辉映进心底，然后信心满满静
对凤凰荡漾微笑：有我，你们不会寂寞。

还好，还有对面过江的白龙相伴。 对面
山梁，巨龙横亘，欲走还留。 许是腾飞于浩瀚

宇空飞得累了，想要找个地方歇息，恰好遇
到这个地方；抑或是浩空俯望，这一处独合
心意，不管怎样，它停留在这里，一停千年，
舍不得离开。

这样的山水之间，长出的定然是奇花异
草。 每一株花草都是宝贝，不但悦眼，而且益
身。 一大片草地，绿草丰润，贴地而生。 绿草
之中， 各色小花低眉顺目极为内敛地绽放
着，不想抢眼却轻易就入了眼。 最多的，是生
长成片如迷蒙紫雾的非花非草的植物，一眼
扫过，轻盈如梦。 如果可以，每个人都愿意瞑
然静躺，任心魂远离尘世纷扰随本性自由飞
翔， 追寻前世今生里最迫切又寻不到的理
想。 然后，醒来，心满意足离开。 还有一种叫
车前草，叶片较大，呈椭圆形，采来洗净，伴
上佐料即是美味。 还有紫苑，花苞紧收，展开
露颜惊艳，叶片入药。 还有，还有……

如飞禽走兽的山峦， 是人们眼中的形
象；或惊心或撩魂的故事，是人们口中讲出
的故事；就算是花草，如果无人欣赏无人眷
恋无处可用，也都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所以，
自然的灵性缘发于人类的灵性。 当然，自然
在激发吸附人的灵性的同时也挑战着人的
品格精神，最终，总是人类获胜，战赢了自
然。 下庄绝壁上凿出的拦腰穿崖路，便是下
庄人战胜自然的明证。

山围之中，小小村庄安然于世外。 在熙
攘红尘中劳碌着的人们，从心底向往着这样
一块与世相隔的宝地，那是因为没有亲身体
验，想象的都是美好。 就村中的人们来说，抬
头仰望，除了一方蓝天几团白云，就是高耸
入云的大山，茫然不知尘世的模样。 他们也

想去喧嚣尘世热闹一回，不枉此生来世上走
过一遭。 而要翻越大山，需要脚踏险路，手攀
峭石，一不小心滑倒，轻则断臂残腿，重则粉
身碎骨。 所以，只有少数胆大的，力壮的，可
以看看大山之外的世界，并带回村子里极为
罕见的稀奇物件。

山外吹来的风， 激起下庄人强烈的向
往。 恨不能长双翅膀飞过高山，只要能够飞
出去，变鸟也好。

当然这只是梦想。
一个叫毛相林的人带领下庄人将梦想

变为现实。 他的确无法让人插上翅膀，但他
可以与乡亲们一起创造另一种奇迹。 这个奇
迹便是，绝壁凿路。

很多年前在宣传图片上看到下庄人凿
路的场景。 悬崖峭壁之腰，站在由绳索垂挂
着的篾篓中的男人，用钢钎和铁锤，一下一
下凿着坚硬的石壁。 愚公的神话真实上演。
下庄人说，用上十年时间也要把路修完。 最
终只用了六年多。 六年多时间，壮汉可以老
去，小孩长成大人，无法想象，那些站在篓
中、爬在岩上的人们，是怎样在风吹雨打日
晒雪浇的艰难中，在提心吊胆丢生弃命的害
怕里，一寸一寸凿开坚硬石壁，凿成一条宽
可容车的大道。

十多年后，走在这条大道上，仰观山顶，
昂然高耸飞鸟不见影踪；俯视山谷，头晕目
眩手脚兀自发软，我们，如此弱小。 回首，两
山之间的狭缝里， 硬生生挤出来的蜿蜒山
道。 几乎不敢相信来时乘坐的车辆居然是从
那里迤逦而过。

幸运的是， 弱小的我们途遇铁铸的强

者：凿路发起人和修路大力士。 身材矮小的
毛相林， 站在多数比他高一头的人群里，居
然有一种巍然之势。 他不慌不忙地给我们讲
述着修路始末历程，讲得极为平实。 我想他
应该已经无数次地给人讲过，但丝毫没成诵
之态，每一个细节讲出来依然打动人心。 我
相信，每一次讲述都将他的心牵回了曾经的
岁月里，筹划，开工，坚持，完工，每一个环节
里千愁万绪苦楚辛酸，依然在他的胸腔里面
翻涌， 然后从他平静的语气里传递出来，叫
人的心一丝一丝泛酸。 站在一旁的大力士，
一直憨然微笑，一言不发。 有人说他已经五
十多岁，而看过去却是未过不惑。 从他的脸
上，岁月的艰难没有留痕。

免不了在心底感叹， 艰辛可以磨砺人，
苦难才会摧折人。 下庄人，毅然迎接艰辛的
磨砺，将苦难踩在脚下，以钢铁般的意志抒
写惊天动地的下庄精神。

站在山腰俯瞰下庄， 依然宁静详和，超
然世外，寓勇敢于平凡，犹如太极，最强大的
力量化于柔韧无形。

竹贤的领导说，今年内下庄这条路会硬
化，修上护栏。下庄人的生活会越过越好。而
下庄人的精神，将会越传越远。

说不完的故事写不完的景，抒写不尽的
情怀传唱不尽的精神。

竹贤，大山深处最璀璨的热土。

山上风景山下人
刘红梅

云华夫人， 是王母娘娘的
第二十三女，名叫瑶姬。 她游东
海回来，经过长江上，看到巫山
峰岩挺拔， 林壑幽丽， 巨石如
坛，非常喜爱这里的美景，就留
驻下来。

当时大禹治水， 来到巫山
下，大风猛刮，崖石山谷震动倒
塌，无法遏制，治水遇到了严重
的困难。 大禹与夫人相遇，拜而
求助。 云华夫人就命令侍女，授
予大禹策召鬼神的天书， 派遣
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
童律等神将， 帮助大禹斫开堵
塞的大石，疏通水流，让江水顺
着开凿的河道东流。

大禹去拜谢云华夫人，只
见高峻的山崖之巅， 云华夫人
转眼之间，变化为石头。 一会儿
又忽然飞腾起来， 散开成为轻
轻的云彩； 一会儿又忽然停止
下来，聚集成为傍晚的雨水。 有
时变成蜿蜒游动的龙， 有时变
成翩翩飞翔的鹤，千变万化，无
法接近。

后来， 大禹在云华夫人的
帮助下， 完成了治理天下水患
的伟业，上天赐给他玄珪，让他
掌管天下，并封他为紫庭真人。

云华夫人就是巫山神女，
有神女祠在巫山下， 人们称她
为神女大仙。 隔江有神女石，就
是她的化身。 又有石坛称为天
尊神女坛，坛旁长着翠竹，枝叶
下垂，好像扫帚，有枯叶飞扬，
落在石坛上， 竹子就借着风力
把它扫去， 石坛上总是干干净
净。 楚地的人世世代代祭祀她。

这个故事出自唐五代时杜
光庭《墉城集仙录》，《云华夫
人》是一篇“巫山神女传”，将瑶
姬列为道教神仙， 描述神女瑶
姬助禹治水的故事， 让巫山神
女神话与大禹治水的英雄故事
结合，使之流传极广，确立了神
女有莫大之功于世的护佑之正
神（仙）的地位。

那桥

那桥啊，就是一头低头饮水的牛

它站在峡口，饮动江水
水聚拢来，山奔拢来
连天上的云都堆积拢来。
某一刻它打个响鼻
太阳就匆匆赶来撑腰

它其实十分温顺，甩动时间之尾
任凭人类的牧童横吹短笛
甚至，它帮着人类反刍夜的斑斓
江水、山峰、云雨，以及
关乎万物未来的高深经文

在大宁河和长江交汇处

我看到的只是重合的交集
实质是，它们原本是有辈分的
除了记忆和河边的参照物
与暮色溶解于水，一只小小鸟
迅疾消失于夜幕一样
它们的契合无形，正在无限
扩大之中

实质是，依靠辈分
长江的身体里暗藏加减的招数
想摆脱都绝无可能。
这与生俱来的血缘啊！

实质是它们转个身，夕阳就远走
在它身边的路灯，明亮还嫌不够
又高挂起月亮的灯盏
它们的契合度远比不上两条河流
原因很简单：离得太远，忒不靠谱
但它们和水都是恒久的亲戚
大宁河和长江，是母女

实质的实质是，只要水还在走
此种关系就不会变
即令水不走了，家谱也不会变
你听，泛光的水正在哗哗拍打
时间的岸

晚晴

江面上，起飞一只鸟
又起飞一只
它们飞向落日的跑道
被江水固执地拉起

我十分相信
江水的停机坪场上
一定还有群鸟
在暗处候着，迟缓夜色

李成燕的诗

瑶姬助禹治洪水
向承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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